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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庚戌的专辑 《我的生命不过是温

柔的疯狂》 （2017） 是一张诗歌集： 整

张唱片， 9 个曲目， 将诗唱成歌， 将歌

词写成诗作。 第一首是序曲， 《寻找诞

生的大海》， 无词。 其余 8 首 ： 4 首是

卢庚戌为诗歌谱曲， 词作者是德国诗人

里尔克、 美国女诗人玛丽·伊丽莎白·弗

莱等， 4 首是卢庚戌自己词曲， 卢庚戌

的词， 也是诗。
不知从何时起， 诗人的声音， 就成

了低沉的、 深重的， 不乏悲哀与伤痛的

声音 。 这声音的源流和伦纳德·科恩 、
娄·里德 、 “大门 ” 乐队有关 ， 与 4ad
有关 ， 与歌特音乐有关 ， 与黑 暗 浪 潮

（dark wave） 有关。 如果细加分辨， 当

能看到这沉沉一线 ， 从北美大 陆 、 英

国、 北欧发端， 于上世纪 60 年代、 80
年代， 一路延至新世纪、 延至中国的这

一条路迹。 不少中国歌手， 或明或暗，
显示了这种影响 ， 尤其那些严 肃 的 歌

手， 当进入特别严肃的主题， 即成为这

黑色民谣的一员。 本世纪以降， 显赫的

例子有木玛、 “低苦艾”、 李志、 马木

尔、 张智、 万小利、 “腰”、 “痛仰”、
陈珊妮、 钟立风、 宋冬野， 近两年， 则

有陈鸿宇和卢庚戌。
从声乐角度看， 这一暗流展开了人

声在中低音区的魅力 ， 大大 发 掘 了 人

声尤其是男声在中音和低音的 声 乐 潜

力 。 卢庚戌在这张唱片上的表 现 便 是

这样 ， 他在中低音区的演唱能 力 ， 达

到了自 2000 年专辑 《未来的未来》 以

来的最大值 。 外在的表现可能 并 不 张

扬 ， 但内在的进步之大难以想 象 。 正

是在中音、 中高音音域的非凡的厚重，
撑起了整张专辑 ， 撑起了像专 辑 标 题

曲这样的歌曲 。 这也是歌手重 新 发 现

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重新感觉到陌生，
发现陌生旅程的一个过程 。 《我 的 生

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 》 概括的 是 人 生

的 旅 程———邂 逅 ， 可 贵 的 陌 生 ， 虚 妄

的热情 ， 然后拥抱 ， 拥抱那温 柔 的 疯

狂 。 这是成为歌手 、 在历经这 么 多 年

后 ， 在中年之际再次审视 ， 对 人 生 的

重新认定 。 在这歌者看来 ， 这 人 生 既

是一种失足跌入 ， 又不乏某种 自 觉 自

愿， 总体来看， 这短暂的， 在 “天亮”
之前终结的 “忠诚 ” 和投 入 ， 既 注 定

归零 ， 充满了无望 ， 又深怀着 终 究 无

法克制的迷恋。
温柔又疯狂， 这差不多是这种诗人

之声在声音内涵上的内容。 它是低沉的，
但低沉中压抑着强烈； 它是内蕴的， 但

内蕴的盒子里封装着内心的动荡。 《来

吧爱情 》 取自 Maximilian Hecker 的 旋

律， 最能表现这种声音内涵。 歌曲没有

高潮也欠缺副歌， 通篇貌似浅斟低唱，
但这低唱里却包裹着内向燃烧的烈火。
所以 “吹起火光” “点燃枪膛” “击穿

心脏 ” 的吐词毫不意外 ， 正是 题 中 之

意， 它所带来的 “花的海洋” 和 “来到

天堂”， 也正是顺理成章。 平静之中是

黑暗， 黑暗之中有激荡， 激荡之中渴盼

着救赎， 救赎之中期待搭建起更高处的

平静。 温柔又疯狂， 平静又激荡， 正是

这种诗人之声所拥有的两面性。
爱情再次成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主

题。 爱情既是一个具体内容， 代表着这

人生中精华的、 精要的一个部分， 同时

是一个宏大比喻的喻体———象征了这人

生的特色内涵以及某种状态 、 某 种 态

度。 在卢庚戌自己作词的 《来吧爱情》
之后 ， 紧跟着的是改编里尔克 的 诗 作

《情诗》。 《情诗》 更深地表达着对人生

及其人生态度的这种指向。 这种深情，
这种对爱的深情， 这种像爱情一样对人

生的深情 ， 是疯狂的 、 极致的 、 悲 壮

的， 是悲剧性的又是崇高的， 由此呈现

为一种忠诚不渝的愿心， 一种人生中无

法止息的永恒的欲念。 对生命来说， 这

正是万物生生死死、 永远轮回、 永恒不

息的动力。
除 了 刻 意 压 低 嗓 音 ， 取 消 高 亢 ，

这些歌曲也 “取消 ” 了旋律 ， 拒 绝 了

婉转和舒展 。 相对于卢庚戌 、 成 军 早

年的著名二重唱 “水木年华”， 这张专

辑没有一首歌有 “水木年华 ” 那 种 华

丽副歌 ， 甚至 ， 在音程上跨度 开 阔 的

旋律也基本上消失了 ， 取而代 之 的 是

所有的旋律都紧贴着诗作本身 ， 意 在

发 现 一 种 近 似 吟 诵 趣 味 的 、 低 调 的 、
诗人式的旋律 。 显然 ， 与常规 歌 曲 相

比 ， 这种旋律更像是深思 、 沉 吟 ， 因

此更像是诗歌。
整张专辑的 9 首曲目， 从结构上看

是一个从出生到死亡、 从摇篮到墓地的

圆。 从 《序： 寻找诞生的大海》 开始，
到第 8 首 《大鱼》， 专辑已经开始步入

终曲。 这首歌与蒂姆·伯顿的同名电影

应有关联， 但是更为抽象， 只说最要害

的一两句话。 它所反映出的卢庚戌的生

死想象和人生价值， 与之前的歌曲一脉

相承， 是一种对永恒的渴念。

《致爱人》， 是专辑真正的最后一

曲， 它不加隐晦、 场景分明地站到了墓

地前。 玛丽·伊丽莎白·弗莱的这首著名

诗篇， 以对爱人的叮咛， 表现了这样一

个境界： 生命虽已终结， 但灵魂依然在

这个世界上永存。 那蓝天、 那风、 那阳

光、 那白雪、 那鸟儿、 那星星， 都有着

我的灵魂， 都在守护着你。 万物有灵，
万 物 皆 我 ， 这 达 成 了 一 种 解 决 方 案 。
《致爱人》 是一首非常达观的生命终点

之歌， 它的乐观， 它的永恒的慰藉， 甚

至脱离了哀歌范畴。
在创作这张专辑时， 卢庚戌有过一

种困惑———他找不到大众响应的主题。
以阿多诺、 罗森贝格等引起的思潮， 严

肃的评论者倾向于认为， 大众文化是单

调、 平淡、 庸俗、 无趣的， 工业文化更

沦为一种虚假的制造， 因此， 人们有时

会轻视大众歌手的努力， 将大众化等同

于庸众化。 仿佛是对这种观察的印证，
“水木年华” 虽然极为成功， 却给人一

种刻板印象。 以艺术的眼光看， 它的歌

曲浅薄而流俗， 很少不是平庸的。
但是 ， 从 人 类 贯 穿 始 终 的 艺 术 创

作实践来看 ， 大众化作品 ， 一 直 都 面

临着比小众作品更大的创作困 难 。 优

秀 的 大 众 作 品 ， 往 往 需 要 更 为 复 杂 、
宽广 、 艰巨的创造 。 当卢庚戌 想 创 作

一张完全区别于 “水木年华”， 更为深

刻 、 诗意的专辑时 ， 他就面对 着 这 种

困难 。 终究 ， 他是重视大众化 、 选 择

大众化的歌手 ， 即使是要做一 张 诗 歌

专辑 。 反复思索之后 ， 最终 ， 他 选 择

的是爱与生 、 生与死的主题 ， 所 做 的

是一张生死之歌的专辑。
卢庚戌一直有对爱尔兰音乐的深深

迷恋。 这张专辑， 从编曲看 （主要作者

关天天、 李延亮）， 可说是这爱尔兰音

乐在重洋之外的一枚果实。 可贵的是，
在这枚果实里， 爱尔兰音乐几乎是隐形

的 ， 通篇见不到爱尔兰音乐的 典 型 样

式， 也极少用爱尔兰乐器。 许多歌曲只

有一两件乐器， 即使这专辑所有的伴奏

阵容全数亮相， 也不过就是风笛、 手风

琴、 小提琴、 吉他、 曼陀林。 但爱尔兰

音乐精神性的内容 ， 那种宗教 性 的 孤

绝， 却高度凝练， 达成了这音乐诗人声

带后面厚重的骨肉。 一二原声乐器， 三

两环境声， 却达到了如民谣全乐队的重

量， 这音乐简约、 至简， 高度克制， 却

又无比饱满， 鼓胀欲裂。
专辑全长仅 34 分钟。 在华语歌坛，

极少有这么短的专辑， 极少有这么简短

的作品， 倾听它的感受， 却不短， 仿佛

长若一生。

路口有间服务站
谢京辉

近 日 ， 遇 到 十 多 年 未 见 的 老 邻

居、 儿时伙伴康康 ， 一聊就聊到了当

年的服务站———半个世纪前 ， 在沪上

位于江西中路与广东路转角处 ， 有一

间 居 委 会 开 办 五 十 多 平 方 米 的 服 务

站， 双开木框落地玻璃弹簧门被天蓝

色窗帘遮挡着 ， 一统间房内搭了一个

小 阁 楼 ， 里 面 有 理 发 、 代 收 水 电 费 、
卖贴花储蓄、 裁剪 、 缝纫 ， 还兼做一

些临时性服务 ， 参与服务站工作的是

四位阿姨。
记得从事理发的两位阿姨中 ， 有

一位山东口音 、 四方脸 ， 大眼睛 ， 短

头发， 声音洪亮的理发快手 ， 客人坐

上 理 发 椅 子 三 下 五 除 二 便 理 好 了 发 。
另一位苏州阿姨长得白净瘦小 ， 理发

时慢声细语， 问清要求后再下手 ， 理

完发后客人从头到围单都被刷得干干

净净， 属于细工出慢活的 ， 尤其是那

些理发时会哭闹的小朋友在其手上比

较听话， 小朋友 、 家长们也乐意选择

她， 当然遇到一些不听话 、 顽皮的小

朋友， 大人也会说要让山东阿姨给他

（她） 理发来唬他们， 效果出奇的好 。
平时客人上门理发先坐在长条凳上排

队， 如遇急事也可以优先 ， 邻里街坊

一般都比较客气 ， 好商量 ， 轮到理发

时 也 是 可 以 协 商 选 择 不 同 理 发 师 傅 ，
理发价格每位八分 ， 理发 、 洗头带吹

风可能是一角二分 ， 当年女同志的花

样简单， 剪短头发者居多 ， 一角钱搞

定， 服务站里有年份的铸铁咖啡牛皮

理 发 椅 、 立 式 洗 头 台 盆 均 为 法 式 的 ，
虽旧但很好使 ， 理发椅坐 、 躺操作自

如 ， 台 盆 较 大 ， 有 两 个 带 铜 锈 龙 头 ，
冷 水 还 能 用 ， 热 水 只 能 用 煤 球 炉 烧

了， 烧开后先被灌入热水瓶 ， 需要时

热水放入铁皮水箱内 ， 冷热水混合后

再用莲蓬头为客人冲洗 。 烧水 、 扫地

没有专人负责 ， 哪位有空顺手就把活

干了。 在排队理发时 ， 相互间会拉家

常， 翻阅服务站里所提供的各种书报

刊 ， 理 发 的 时 间 不 知 不 觉 过 得 很 快 ，
理发者有时还会相约下次再聊。

负责代办水电费 、 卖储蓄贴花的

是 位 北 方 口 音 、 瘦 高 个 戴 眼 镜 的 阿

姨， 看上去是服务站里负责的 ， 有什

么事情阿姨们多去询问她 ， 平时她工

作十分仔细， 算账虽有算盘可全凭心

算， 能够做到分毫不差 。 每当完成一

笔 业 务 时 ， 她 都 会 主 动 提 醒 客 人 查

验， 确认无差错时才会关上抽斗 ， 对

待客人始终彬彬有礼 。 后来晓得她上

过 高 中 ， 属 于 有 知 识 有 文 化 的 女 性 。
大家议论时她听得多 ， 不发声 ， 遇到

问题却很有主见 ， 想必服务站井然有

序与其治理风格不无关系。
从事裁剪 、 缝纫的宁波阿姨是位

手艺出众 、 未能满师的裁缝 ， 过去学

艺 要 拜 师 ， 满 师 要 请 酒 ， 而 且 按 行

里 的 惯 例 手 艺 是 传 男 不 传 女 ， 这 位

阿 姨 手 艺 只 能 通 过 从 事 奉 帮 裁 缝 的

父亲那里去偷学， 后来与父亲的徒弟

有 了 感 情 ， 私 奔 来 沪 。 她 悟 性 很 强 ，
各种衣服只要有图样都不在话下， 旗

袍、 中山装、 西装 、 棉袄 、 大襟上衣

等能改会做， 很少返工 ， 工钱不需要

讨价还价 ， 价目表一览无遗 ， 有的小

活她也会主动带过 ， 基本上让客人满

意而归。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 这四个女

人 在 一 起 时 有 说 有 笑 ， 未 见 红 过 脸 ，
谁有事都会相互帮忙接活 ， 每逢服务

站里来了客人也会受到感染参与聊天，
家长里短、 马路新闻等可以无话不说，
遇到社会热点问题也会争论不休 。 同

时， 那些爱占便宜之类的不良行为也

会被大家声讨 ， 谁家遇到困难时 ， 四

位阿姨全是热心肠 ， 哪家有好吃的也

会带来让大家尝鲜 ， 有时衣服相互间

也会借来穿， 听到有好的对象还乐意

做 红 娘 ， 遇 到 街 坊 邻 居 的 家 中 老 人 、
病人不能出门理发 ， 阿姨们也会主动

上门提供服务 ， 这种服务基本上是义

务的。
当年很多家 庭 手 上有闲钱时还会

到服务站里买贴花储蓄 ， 这种贴花由

银行发行 ， 形状图文如同邮票 ， 花上

三元、 五元可以买到 ， 贴满一本后再

到银行整取， 可应急， 过年时也 可 以

改 善 生 活 ， 并 且 被 大 家 视 为 会 过 日

子———也许真是那时服务站贴花储蓄

让很多人养成了勤俭持家的好习惯。
时 光 虽 不 能 倒 流 ， 温 馨 却 可 以

常 驻 。 当 年 虽 然 没 有 广 场 舞 、 茶 室 、
棋 牌 室 ， 没 有 健 身

房 、 网络……但是小

小一间服务站里， 街

坊 邻 里 间 沟 通 的 快

乐 ， 至 今 仍 是 很 美

好 的 回 忆 。

每个人都是挖呀挖的孩子
赵 霞

好像全世界小孩都玩一个游戏。
我 家 楼 下 时 常 聚 集 着 一 群 小 小

孩 。 儿 子 两 岁 半 ， 如 今 也 混 迹 其 中 。
他们举着小铲小勺 ， 冲向那里的一小

片砂砾地， 开始挖掘的工程 。 我常在

一旁望着他们， 顺便想起自己小的时

候 ， 多 少 次 从 门 背 后 偷 出 一 把 锄 头 ，
结伴找个无人的荒园 ， 一顿猛挖 。 事

了， 把卷了刃的锄头再偷偷放回门后。
还记得十年前 ， 一位加拿大的儿童文

学作家来红楼交流 ， 开场便笑眯眯地

说： “我们小时候喜欢一个游戏 ， 挖

呀 挖 ， 挖 到———你 们 猜 ， 挖 到 哪 里

去？” 在座的大学生们心领神会， 同声

道：“中国！”
或许是穴居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

一切洞穴对小孩子 ， 都有莫名其妙的

诱惑。 这诱惑里有收获的期望 ， 也有

危险的刺激———洞里说不定有什么宝

贝呢， 但洞里也可能有一条蛇 ， 一头

猛兽 ， 一架骷髅……潜在的危险使收

获变得更具挑战性 ， 可能的收获则使

危险充满了召唤力 。 就这样 ， 小时候

的我们带着拿得到手的各种器具 ， 到

处挖呀挖。 有时 ， 也带着畏惧的好奇

望向山里树枝掩映下的某个洞穴 ， 它

的 敞 开 像 是 难 以 拒 绝 的 邀 请 。 最 终 ，
畏惧战胜了好奇 ， 大家各怀想象 ， 遗

憾地从洞口走过去。
结果 ， 我就得到各样的寻宝故事

里去填补这份遗憾 。 基督山伯爵的无

穷宝藏， 是藏在小岛上的秘密岩洞里。
汤姆·索亚和哈克·费恩 ， 也是从洞里

挖到了装满金币的宝箱 。 论寻宝 ， 史

蒂文森的 《金银岛》， 很多年里无出其

右者。 那真是把少年寻宝的险要写尽

了。 强盗， 宝藏， 地图， 孤岛， 阴谋，
枪战， 你能想象的与寻宝有关的各种

充满刺激的要素 ， 几乎都在这里 。 最

后， 作为奖赏 ， 主人公当然携带着挖

得的财宝， 满载而归。
不过 ， 若是现在再出一部 《金银

岛》， 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去读它。 这么

些年过去了， 这类寻宝故事已经很难

再激起我的兴奋 。 怎么说呢 ， 跟审美

疲劳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 好比历经艰

险 ， 总 算 一 脚 踏 进 阿 里 巴 巴 的 山 洞 ，
满眼金银闪耀 ， 自然万分惊喜 。 但看

得久了， 除了金银 ， 还是财宝 ， 就有

点不够滋味的意思。

与我一样感到不够滋味的，一定大

有人在。 不然我大概读不到麦克·巴内

特 和 乔 恩·克 拉 森 合 作 的 图 画 书 《山

姆和大卫去挖洞》。 一对男孩去挖洞 ，
想 挖 到 些 “了 不 起 的 东 西 ”。 他 们 一

起往下挖， 往右挖 ， 往两头挖 ， 再接

着往下挖。 硕大的钻石就在他们每一

次决定更换方向的时候 ， 在前头熠熠

闪 耀 。 你 几 乎 想 叫 起 来 ： 再 挖 一 下 ，
就一下， 了不起的东西就在那里 ！ 当

然， 就算你叫出来了 ， 也没有用 ， 他

们仍然一次次地与宝藏擦肩而过 ， 直

到把牛奶喝光 ， 把饼干吃完 ， 累得睡

着在地洞里。 但是 ， 请耐心地读到最

后吧， 男孩们两手空空地从洞里掉下

去 ， 掉 下 去 ， 一 直 落 到 软 软 的 地 上 ，
他 们 不 约 而 同 地 “哇 ！” 了 一 声 ， 说

道 ： “真 是 了 不 起 。” 说 完 ， 他 们 走

进屋子， 照旧去喝巧克力牛奶 ， 吃动

物饼干。 这下轮到你傻了 。 山姆和大

卫望着你———什么才是真正 “了不起

的东西”？
每当这样的时刻 ， 我的心里就会

升 腾 起 对 书 籍 、 对 文 学 的 难 以 言 说

的 热 爱 。 刹 那 间 ， 恍 若 被 雷 电 击 中 ，
你 感 到 世 界 和 生 活 向 你 露 出 了 一 个

掩 藏 已 久 的 神 秘 笑 容 。 这 册 薄 薄 的

图画书让我想起另一个作品———德国

作 家 雅 诺 什 的 《来 ， 我 们 去 寻 宝 》 。

两 个 好 朋 友 去 寻 宝 ， 结 果 寻 到 了 宝 ，
却发现生活变得无比糟糕。 这就应了

《汤 姆·索 亚 历 险 记 》 里 面 哈 克 的 名

言： “要不是那些钱 ， 我根本不会有

这 么 多 的 麻 烦 事 情 。” 最 后 ， 两 人 重

新变得身无分文 ， 欢乐幸福 。 我希望

读者不要被误导 。 这个故事的主旨不

是 说 ， 有 钱 必 定 是 坏 事 情 ， 而 是 想

说， 没有钱不一定就是坏事情 。 人人

都想要一座金银岛 ， 但你知道比起金

银 岛 来 ， 生 活 最 了 不 起 之 处 在 哪 里 ？
“了 不 起 的 盖 茨 比 ” 之 所 以 了 不 起 ，
自 然 不 是 因 为 坐 拥 “金 银 岛 ” 的 缘

故 ， 而 是 因 为 他 从 金 银 岛 上 而 来 ，
却 仍 怀 着 对 单 纯 梦 想 和 真 挚 情 感 的

信仰 。
有 一 位 福 尔 格·克 里 戈 尔 ， 德 国

人， 兼有乐队指挥、 作曲家、 评论家、
作家、 画家、 翻译家的多重身份 。 一

般说来， 非是天才如达·芬奇， 这种身

份的多重性与每一身份的专业水准之

间， 往往呈反比增长 。 果然 ， 他自写

自绘的 “奥拉夫 ” 系列 ， 讲述一头断

了角的驼鹿的幽默励志故事 ， 读来颇

觉不过尔尔。 但是 ， 我们生命里是不

是也有些书， 通篇上下 “不过尔尔 ”，
却因为书里的某个片段 、 某一时刻而

被我们深深记住？ “奥拉夫” 对于我，
大概也是这么一本书 ， 若非如此 ， 这

头滑稽而倒霉的驼鹿一定不会给我留

下多少印象， 因为他的故事听上去多

么老套： 奥拉夫意外落海 ， 却因此发

现海底的 “黄金洞”， 结识了在那里居

留近两百年的一伙海盗 。 一番交换之

后， 他从海盗处得到了一个装满金币

的硕大宝箱。 只差最后一步 ， 奥拉夫

带着财宝， 荣归故里 ， 这个故事的平

庸性就彻底完成了 。 就在他捧着满箱

金币、 随着吊索缓缓上升的当口 ， 一

头 鲸 鱼 张 着 巨 嘴 ， 向 他 游 来 。 于 是 ，
“奥拉夫来不及细想， 用尽全力把金币

箱往食人鲸的大嘴里一塞 ， 就拼命加

速向亮处游去。”
就像动作电影里那些改变主人公

命运的电光火石间 ， 在最后的关键一

刻， 克里戈尔拯救了他的故事 。 所有

的铺垫突然挟带着新的意义 ， 涌向另

一个意外的出口。 奥拉夫搓着手叹息：
“差一步就成功了， 真可惜， 真可惜。”
但我们和他都已经知道 ， 一箱金币的

价 值 ， 永 远 比 不 上 你 此 刻 坐 在 屋 里 ，
吃着草莓拌蘑菇， 身边有一个好朋友，
与你絮絮闲聊。

或许 ， 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挖呀

挖的孩子， 努力想从生活的洞穴里挖

出些了不起的东西 。 可是 ， 什么是了

不起的东西？
还是来一盘草莓拌蘑菇吧。

被误解的鸡屎藤
董雪丹

花朵很小， 像没有舒展开的小喇叭，
花心紫红色， 边缘白色， 看起来玲珑而

清雅， 你能相信它的名字特别不雅吗？
千真万确， 与美丽的花朵形成反差

的， 是它的名字： 鸡屎藤。
也曾有人将其改为鸡矢藤， 但更多

时候， 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鸡屎藤， 或

者臭藤。
说起来， 这名字委屈了花朵的美，

却没有委屈叶子 ， 因为它的叶 片 揉 碎

后， 闻起来臭臭的， 有鸡屎的味道。
但也有人说， 揉烂后的叶子只是初

闻有一股鸡粪味， 但久闻会有一股清香。
说实话， 我在闻到香味之前， 已匆

匆丢弃了叶子。 就这样， 我和大多数人

一样， 委屈着、 误解着鸡屎藤。
想来， 世间许多人与事， 就是这样被

误解的： 只被看到浅表， 没有深究本质。
突然想起贾宝玉在晴雯被逐出怡红

院时说： “不但草木， 凡天下之物， 皆

是有情有理的 ， 也和人一样 ， 得 了 知

己， 便极有灵验的。” 说这话时， 他想

起春天阶下的一株海棠无故地 死 了 半

边， 想到海棠的知己晴雯的命运， 他又

怎能不哭？
是啊 ， 草 木 都 有 灵 性 ， 孔 庙 前 的

桧树是孔子的知己 ， 诸葛祠前 的 柏 树

是孔明的知己 ， 杨贵妃沉香亭 前 的 牡

丹是玉环的知己 ， 它们都穿越 长 长 的

时光 ， 默默地诉说着自己知己 的 品 性

和故事……
如果鸡屎藤早先遇到知己， 也许会

有另外的名字： 清香藤之类。 可是， 藤

有藤的命运， 它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更无法预知自己的命名， 但它不会感叹

生不逢时。
每一种 花 都 有 自 己 的 名 字 ， 也 有

自 己 的 语 言 ， 鸡 屎 藤 的 花 语 是 什 么 ？
网 上 搜 了 一 下 ， 竟 然 是 ： “ 末 路 之

美 ”。 当然 ， 这也是人的赋予 。 这人 ，

是它的知己吗 ？ 这人应该懂得 ， 即 便

是 “末路 ”， 它也会在这一段路途上 ，
充分展现自己的美 ： 即便全世 界 都 误

解 ， 也 要 让 自 己 开 出 一 朵 朵 小 花 儿 ，
从从容容、 安安静静地走下去。 其实，
世间万物之于浩瀚的宇宙， 谁的存在、
谁的路程不是 “一段”？

既然生命就 是 这 么 有 限 的 一 个 过

程， 怎样才能将 “有限” 最大化？ 最有

意义化？ 这种问题， 草木不会去想。 鸡

屎藤只是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叶、 茎、
花、 果……全草入药， 为误解自己的人

类祛风活血、 止痛解毒。
世上的 事 儿 就 是 这 么 有 意 思 ， 人

们一边嫌弃着鸡屎藤粗野的名 字 、 难

闻的气息 ， 一边除了将它入药 ， 还 把

它做成了美食 ： 鸡屎藤粑仔 ， 还 是 海

南的名吃呢 ， 一种很好的滋补 品 。 想

想， 是不是像极了人世间的爱恨纠缠、
相生相克？


